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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 一个唯一会游泳的人在一堆落水者中选择救谁不需要成为良
心问题，在打打杀杀者中选择护谁也随便，因为真正的问题
是为什么爱一个人要用杀死别人的决心来证明和助力（当然
这种计划并不会采用这么露骨的语法），就是说为什么对雅利
安人的爱需要在屠杀犹太人时得到表达？

‧ 爱不需要借助这种途径来表达。所以，如今我如何判断新法西
斯呢？一个人需要将和自己有关联的人视为一个禁锢的存在、
一套禁锢体制本身来表达自己的欲望和对自由的渴望，这个
过程往往还伴随着伪装在压抑下的合乎流程、合乎惯例、合
乎建制与习俗和政治面貌的日常活动，一旦到了临界点，就
不得不爆发“纯种德意志雅利安人”和“犹太人”的冲突。当
网络左派在回答“如何反驳军训有用论？”时，就已经表明了
这种冲突的萌生。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在网络左派那里意味
着：在军训这件事上有没有叛逆一下的价值？这就不难理解，
为什么其回答要从规训的角度出发。但是我们身处其中的这
个控制社会已经俨然区别于规训/惩戒的社会了，随着这种转
变，作为国家规训的社会层面的军事训练早就不是军训的形
式。“没有一个普遍性的国家，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普遍性的市
场。而市场并不制造普遍，并不制造均衡。这是一个疯狂地
制造财富和苦难的工厂。”（德勒兹）所以，“军事的存在”与
假惺惺的、装腔作势的、散发着冲天臭气的、恐怖的和平以
及这个商品社会、编码的“高尚工作”为一体，与上进经济
和《红死魔的面具》（爱伦坡的一篇小说）中的化妆装舞会的
娱乐动员为一体。这才是真正迂腐的如 19世纪一般落后的当
代军训的面目。

‑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堂而皇之地用规训答题的互联网左派用户，
同时也会是这样一个庸人：他觉得光是 xxxxx 不够爽，一边给周
围的人下毒一边偷偷 xxxxx才本领高强、英雄盖世（匪夷所思，如
此来做英雄）——因为他满心认为周围的人都是只能被他爱或不爱，
被他选择或放弃，不能以自己的方式去爱以及被高贵的方式所爱的
人，就好像人们不配有出口。好比说，不是说那里有个封建社会，
制定了一套封建禁锢制度，所以要推翻它，要把人们从中解放出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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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和对自由的渴望，这个过程往往还伴随着伪装在压抑下的
合乎流程、合乎惯例、合乎建制与习俗和政治面貌的日常活
动，一旦到了临界点，就不得不爆发“纯种德意志雅利安人”
和“犹太人”的冲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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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是说有一种杀死某人的需要，通过参与偷偷 xxxxx 来引入封建
社会与自由渴望的矛盾，然后把谋杀对象等同于一整个封建社会的
存在，这样就有了直接杀人的动力乃至借口。

‧ ——在把他人视为一个禁锢的存在的时候，人们已经是种族
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，因为否定了其主动去爱的能力和以其
他方式被爱的可能性，当情况升级，所谓的欲望和对自由的
召唤就必须让屠杀、消灭成为解决方案。这就是为什么像欲
望‑机器这样的德勒兹概念没有得到理解和尊重，反而被利用
到最保守和反动的地方。

‑在这个时代，存在禁锢的行为、禁锢的律令，但是有没有一个
为禁锢而存在的主体呢？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是不是一个为禁锢而存
在的人呢？难道新法西斯不是想要一个超级全球自由流动市场，非
但不会限制妇女的流动，反而会设法使其蒸发在流徙、“交换”和
“更新迭代”的途中吗？
‑要轰击，就要有个靶子，无论这个靶子存不存在，直到轰击实

现，如果有必要，轰击要在假靶子面前持续进行，它让比如说“禁
锢”成为一个在“事实”上存在的选择进退的尺规，用福柯的还说
就是成为一套真理叙事——这就是辩证法。

‧ 其实，当福柯指出人们通过谈论性的问题来阐发禁锢和权力
的问题，这件事是复杂的，或者指出我们已经脱离惩戒的社
会进入控制社会时，他是要人们注意——立刻杜绝辩证法继
续横穿整个社会！而不仅仅是指出这是辩证法的应用和实践。
辩证法是贱民的艺术，一字不差。

‧ 关于我们已经脱离规训社会这个观点，可以参考《哲学与权
力的谈判》中德勒兹的陈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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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肯定是在进入“控制”的社会，这些社会已不再是严格的惩戒
式的社会。福柯常常被视为惩戒社会极其主要技术——禁锢（不仅
是医院和监狱，也包括学校、工厂、军营）的思想家。实际上，他
是最先说出此话的人物之一：惩戒社会是我们正在脱离的社会，是
我们已经不再置身其中的社会。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，这样的社
会已不再通过禁锢运作，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
来运作。巴勒斯已开始了对此的分析。当然，人们仍在不断地谈论
监狱、学校、医院，这些工具已陷入危机境况。但是它们之所以陷
入危机境况，正是因为它们陷在后卫部队的战斗中。P199 *****
‧ 法西斯在快感中屠杀时意识不到那是罪行，也感觉不到它造
成的伤害，纳粹只知道希特勒是他们的英雄，即便在这种英
雄状态中，他们也身在地狱般的压抑，这和当今网络左派的
精神状态何其相似；但是革命对法西斯的制裁手段会是一种
明朗的快乐，一种快乐的原则，乃至可以抵偿金钱和剥削压
榨。这是为何？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欲望是革命的，但对纳
粹的审判不过是处决了几个战犯。所以，不但德勒兹说的重
建一种法律的哲学是重要的，而且从中诞生一种哲学的刑法
更加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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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 尼采深刻地认识到，惩罚和奖赏在今天都全部失去了意义，如
果要谈禁锢以及打破禁锢的使命，那无疑是相当虚伪和可笑
的，就像在网络上大呼小叫的左派和黑格尔主义者那里发生
的。

‧ 倘若今天还有一种有意义的禁锢，那它反倒可能和玛丽莲曼
森一样美妙，德勒兹确实说过：“面对即将出现在开放环境中
的那些不间断的控制形式，可能最严酷的禁锢对我们来说都
仿佛是美妙而亲切的回忆。”这句话有可能非常有内涵。在有
伟大的政治的地方，也许确实存在伟大的禁锢。但是我之所
以认为在一种法律的哲学的意义上禁锢不是个更好的切入点，
是因为比起禁锢，流放法是更具情状和意义的，有更多的发
明创造的痕迹。而且古代希腊和罗马对政治犯罪采取的手段，
流放更多，似乎主要是流放。即便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，在
那个时代，监狱也还不是直接与法律的执行挂钩的，而是临
时限制一个统治者或政敌的军事行动的地方，一个进行有时
限的审讯的地方。终身监禁作为一种惩罚，这是如何可能的？
这种惩罚并不抵偿人们的损失和所受到的伤害，而单纯是在
语法和定义上让犯罪这一行为有所对应。就像尼采说的，失
去了意义；或者用史蒂文斯的诗句来说：心不满足。

‑ 但是古代的流放则不然，希腊罗马的名人，中国古代的名人，
他们因为被流放而出名。流放，想必曾是个有意义的好主意，虽然
它会被用来使坏。参考那些被冤死在流放途中的名人，流放有很强
的情感强度在里面，流放的空间被情感的内容填满，正如神的暴力
（本雅明）——尤其在那些确实该被流放的人身上得到了体现，例如
奥古斯都对自己的刺客女儿的流放。如果一种从法律的哲学出发的
刑法获得了意义，承担着情状——打比方说，奥古斯都判处你被流
放，使心得到满足，使法西斯对皇帝所受到的伤害感同身受，那么
又何须基督教的地狱呢？

‧ 不过，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一开始就做出的回答：
‧ 如今我如何判断新法西斯呢？一个人需要将和自己有关联的
人视为一个禁锢的存在、一套禁锢体制本身来表达自己的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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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 就是在这里，我想到尼采对罗马帝国的高度评价。也许他就
是从建立一种法律的哲学的角度“回忆”起古罗马的，正如
但丁在《神曲》中踏上旅途之前，面对维吉尔的“不可靠”的
激励召唤缪斯，回忆起了埃涅阿斯。

‧ 事实上，谎言随着人们说谎的目的的不同而有所区别，因为
说谎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维持，也可能是为了毁灭。人们可以
把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 [请理解为当今的网络左派] 看做是
一丘之貉，因为他们的目的，他们的本能就只是为了毁灭。要
证明这个命题，有的是历史事实，因为历史以其令人惊奇的
明晰性显示了这种证明。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宗教立法的目的
在于把促使生命繁荣的最高条件“永恒化 (verewigen)”，也
即把社会的最大组织“永恒化”，那么，基督教则认识到必
须要把终结这种社会组织当做自己的使命，因为在这种社会
组织当中生命会得到繁荣的发展。在那里，经过长期的试验
和风险之后，理性所获得的收益是要被投资下去的，并且还
希望这种投资所带来的收益还应该尽可能变得更大、更丰富、
更独立些。但是，在这里，却恰恰相反，收获在一夜之间被毒
害了。⋯⋯那高高屹立着的罗马帝国，和所有在它之前、在
它之后所达到的东西相比，和所有拙劣的、半吊子的东西相
比，都是历史上最宏伟的组织形式，尽管当时的条件非常困
难。可是，那些神圣的无政府主义者们 [请理解为当今的网
络左派] 却炮制出了“虔诚”来毁灭“世界”，也就是来毀灭
罗马帝国，直到它片瓦不留，直到日耳曼以及其他粗野的民
族可以成为它的统治者为止。⋯⋯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们
[请理解为当今的网络左派]，这两种人都是颓废的，都是无
能的，对所有事物，他们除了分解、毒害、耗竭和吸血以外，
再也无所作为。他们的本能恨死了所有现存的事物，所有伟
大的事物，所有能够久经时间考验的事物以及所有给生命许
以未来的事物。⋯⋯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的吸血鬼 (Vampyr)。
在一夜之间，它毁弃了罗马人那些伟大的作为，——这些罗马
人曾经赢得了获得一种伟大文化所需要的基础。

‧ ——（尼采，《反基督》）§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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‑ 归根结底，倘若尼采曾有那么几个短暂的瞬间认为不但罗马，
而且埃及、印度和中国文化的远古时代曾出现过大获成功的人和
制度的案例，也就是超人——一个庶民，一个崇高的意象和现实接
合，在建制上得以实现，而不仅仅是一首诗，例如史蒂文斯的《一
个睡在他自己生命中的孩子》，这个孩子在一群老人中间是他们唯
一的皇帝——那么他指的不仅仅是在他之后超人是对虚无主义的克
服，而且在他之前，超人曾实现一种法律的哲学。可想而知，法西
斯在罗马会感受到制裁，不仅仅是得到制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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